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出土
时，曾有很多学者推测是蜀地制造
的锦，但也无法找到更多的证据支
持。蜀地织锦的诸多细节，还需要
更多材料加以丰富完善。但 2012 年
夏，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一座西汉
时期的墓地中，四部泡在水中的竹
木质地织机模型重见天日，则成为
故事的转折点。

四部西汉时期织机模型经过专
家们的深入研究，确认属于提花织
机。提花织机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它可以通过上万根丝线，为织机编
制并存储一部“编码”。工人在纺织
时的“选综”，就相当于对花纹进行
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最
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老官山汉墓织
机模型还具有滑框和连杆两种不同
的编码技术手段，织出的花纹出格
当各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老
官山汉墓中出土的除了四台织机模
型之外，还有形态各异的织机俑，以
及摇纬车、经耙、立柱等纺织用具，
将汉代织锦的工作场景生动再现。

2014 年，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
划”专项“汉代提花技术复原研究与

展示——以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织
机为例”正式立项，开始尝试以其为
基础复原汉代勾综式提花机。整个
复制历时三年多，中国丝绸博物馆首
先按照成都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按
照6：1的比例打造可以实际操作的原
大织机，同时派出团队赴新疆博物馆
对文物原件进行科学、翔实的技术分
析，其中包括丝线的粗细、经纬密度
的大小、组织结构的详细分析、五种
颜色的准确记录等，尽最大可能将
2000年前的信息提取出来，对当下的
复制提供最靠谱的依据。

国丝团队成功复原了四川成都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其中两台织机，
利用其中一台，成功复制了五星经
锦。这就是著名的“汉机织汉锦”，

成为让文物“活”起来的典型案例，
是业界首例对“五星锦”的原机具、
原工艺、原技术复原。

如果说织机是硬件，提花程序
是软件，那么完美地将之组合成一
套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提花技术
体系。程序员根据设计编制提花程
序，然后电脑工程师将程序安装到
织机上去，只要开动这样的织机，就
像一键式开启电脑一样，操作员只
要按照步骤进行操作，就可以源源
不断地生产出华美丝绸。可以说，
这套系统是独步天下的。依靠这套
生产体系，丝绸生产实现标准化、批
量化和产业化，丝绸之路提供优质
货源，使丝绸真正成为开启丝绸之
路的原动力。

成都老官山织机模型成功复原

延 伸 阅 读

用一部舞剧诠释一件国宝，用千年蜀锦讲述民族融合的传奇。不久

前，舞剧《五星出东方》登陆成都城市音乐厅。曲裾摇曳，袖舞翻飞，一展

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气魄。这出震撼心灵的舞剧，灵感来源于一件国之

重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织锦。

著名考古学家齐东方教授表示，“五星出东方”锦最大可能就是蜀锦，

当时只有长安和成都才有能力生产。这件锦护臂，可以代表当时我国乃

至世界上丝绸织造工艺的顶级水平。有专家推断，其为汉末三国时期生

产的蜀锦。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和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它也

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北100余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塔里

木盆地南缘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1988年—1997年，中日联合进

行尼雅遗址考古调查、发掘，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确定尼雅遗址即史书

所记汉代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绿洲城邦“精绝国”。在尼雅遗址中，出土了

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为代表的稀世珍品。考古人员是如何发现

这方小小的汉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又到底意味着什么？著名考

古学家、四川大学齐东方教授曾经参与了尼雅遗址的考古工作。今日，就

让他为我们揭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发现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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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不相信运气，也不能不相信
真诚。特别是考古这个职业，有的人辛
辛苦苦一辈子，也没遇到过有价值的发
现，而有的人一生中却有多次碰上重要
的遗迹，而且是偶然的发现。但是考古
发现的偶然性中似乎也蕴含着必然性。”
齐东方至今还保留着 20 多年前“中日尼
雅学术考察队”的工作服。这件蓝灰色
卫衣的背面印着醒目的两个字——尼
雅。

回忆起当年在尼雅遗址的发掘往
事，齐东方历历在目：1995 年 10 月，昆
仑山下，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
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着
考古发掘工作。当年中日联合考古队
有粗略分工。中国考古队当时计划去
发掘一处编号为 N14 的宫殿遗址，结
果在沙漠中偶然发现露出的木材，“根
据考古经验，我们判断这个木材是加
工过的，应该是一处墓葬，就下车去看
看。”到了现场，考古人员确认此处果
然是一处墓葬，于是临时改变计划开
始发掘，希望墓葬能提供关于尼雅古
城更多的信息。

齐东方告诉记者，按考古工作程序，
清理遗物时应层层照相、绘图。8 号墓
的顶部上散乱着木棒、杂草，照相后清除
杂草，便见到了木棺顶部覆盖的毛毡

毯。毡毯较厚，其上有花纹，但糟朽严
重，一触即破，但他们还是小心翼翼地清
扫、拍照。处理完表层，大家准备好绘
图、摄影器材，准备开棺。

“沙漠考古的特点是眼神要准，动作
要快，因为风沙随时都可能把清好的地
方覆盖，强烈的日照对文物也会起破坏
作用。”他说，一切准备就绪，新疆考古研
究所的于志勇、吕恩国、李军、阮秋荣四
人合力把棺盖抬起，“我不能不吃惊，果
然又是一个重大发现。”只见，这是一个
长方形的木棺墓，墓内葬 2 人，女左男
右，上盖织物。女性左侧有镜袋，脚下有
器座、陶罐、木盆、木碗，木盆里有早已
干燥了的食物。男性脚下也有器座、陶
罐、木盆、木碗，右侧有箭、箭筒、弓、弓
囊。墓葬年代大体上相当于东汉末或
魏晋时期，墓中之物从未扰乱过，完整
显示着当年下葬时的情景。“最使我难
忘的是，当时我们见到墓内尸体中部的
织物中露出一点色彩斑斓的织锦，在沙
土掩盖中格外醒目，是吕恩国一点点地
将这块锦翻开、随着他的手轻轻移动，织
锦不仅逐渐显露出鲜艳的蓝、白、红、黄、
绿花纹，还陆续看到蓝底白色织出的汉
文‘国’‘东方’‘五星’等字。最后完整的
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场所
有人非常震惊。”

早在先秦时期，蜀人就以养蚕、制造
丝织品著称，古代记载中称这种丝织品为

“锦”。战国时蜀锦已驰名当世。秦灭巴
蜀后，筑成都城，特设置锦官。到汉代，蜀
锦已名闻天下。成都有锦江，城又称锦官
城，得名均与其发达的蚕丝业有关。

成都是南、北丝绸之路及长江经济
带的交汇点，西南地区商品集散中心，具
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价值，对世界多元文
化交流交融作出了独特贡献。作为对外
贸易的著名商埠，成都也是漆器、丝绸、
铁器等大宗畜产品的制造中心，商贩从
成都将蜀地的特产，诸如漆器、铁器、蜀
布、蜀马、蒟酱等远销海内外。出使西域
的张骞曾在中亚大夏国见到过产自蜀地
的邛竹杖和蜀布，得知这些物品已远销
至身毒（古印度）。

在中华文明对外交往史上，蜀锦有
着辉煌的功绩。成都的蜀锦是南、北丝绸
之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当河西走廊因
战乱中断后，以成都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河
南道取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
明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蜀锦等商品经岷
江河谷和陇西地区，进而运至西域、中亚，
并远销至波斯地区和欧洲。由法国国家
图书馆提供给敦煌研究院的“敦煌遗书”
电子版显示，一卷文书明确提到了“西川
织成锦”“彭山绫”等说法，彭山正是指现
在的四川彭山。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东
汉至魏晋时期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的蜀锦护臂，证明成都很早就融入北方丝
路，并通过这条道路发挥着向西域和海外
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价值，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
的友好篇章。丝路上的文明对话，凝聚
出交流、融合、合作和共赢的基本价值。
在千年丝路交往史上，成都人用智慧、勇
气和汗水开拓了连接亚欧非大陆各文明
的人文、贸易、交通道路，与丝绸之路沿
线人民共同铸就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成都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
历史文化禀赋，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
现了传统因素和外来因素不断交汇和转

换、发展，形成了文化多元、开放互鉴、趋
同存异的城市韵律和发展气象，把天府
文明的优势和辉煌发挥到了极致，使其
4500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绵延不断、
流传至今，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格
局。走进历史，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透
过文物的故事，解读天府文明的密码。
历史与现实结合，彰显出强大生命力；文
化与城市交融，更具时代价值。传承巴
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设世界文
化名城，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成都的使命
和责任。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发
展，如今的成都凭借双流和天府两大机
场的数百条航线，越过群山，拉起一张

“云上高速网”。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大背景下，成都与重庆联合打造中欧班
列（成渝）品牌。以成都为枢纽的国际班
列通道可连通境内外100余个城市。一
列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从四方汇聚成都，
踏上通往世界的旅程，新“丝绸之路”已
然拉开帷幕。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成都见
证了新旧丝路穿越千年的相逢。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成都更加主动、自信地参
与国际人文交流，着力宣传和推广以蜀
锦等为代表的丝路文化，要进一步增强
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突出“四向拓展、全
域开放”，建强泛欧、泛亚空港、陆港“双
枢纽”，构建空中丝绸之路和国际陆海联
运“双走廊”，开启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
局。用新发展理念凝聚城市精神，引领
城市文化建设方向，以促进民心相通为
社会根基，进而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让开放的成都
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大展宏图。

李单晶：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
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成都市金沙智库
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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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蜀锦千年传奇

齐东方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随
葬的物品上为何会出现这几个字，尤其
是中国这个词，最早是作为地域概念使
用的。没想到在古人的随葬品上还能
看到这两个字。”在进入尼雅的前一天，
他从和田带了一面五星红旗。一到营
地，他就和队友刘玉生将这面旗升了起
来，当时他肯定没想到，他的名字和这
面五星红旗成了这次发掘工作中最大
收获的隐喻。

回忆起当年的发掘工作，齐东方

动情地说，紧张的工作之后，大家仍沉
浸在喜悦之中时，他想起进入尼雅前
一天，在和田时特意带来的国旗，非常
得意地说，织锦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的字，显然是吉祥之语，其中的“东
方”正是他的名字。“我的名字、我带的
国旗和我升旗的经历，又有中方考古
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发现，简
直就像是预言一样——也许这是我最
值得自豪的考古经历了。”他的言语中
充满了自豪。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用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五色，
织出了星纹、云纹、茱萸纹和孔雀、仙鹤、辟邪、虎
豹等瑞禽兽纹样，搭配上文字，当真是气势非凡。

织锦面积不大，边缘用白织物缝边、上下各
缝出 3 根长条带，是一件完整独立的物品。“五星
出东方利中国”锦片不大，文字却清清楚楚。由
于蓝、白相间，文字更为突出，文字的内容看上去
简直就像当代语词。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如何解释？齐东方说，
按照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的研究，《诗
经·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文献中最早出
现的中国一词，是指“京师、城中”的意思。考古发
现实物中最早的“中国”一词，出现在陕西宝鸡出
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中国”一词起源于
周武王时期，西周时期较明确的是指黄河流域的
中原地区。中国传统文化视天下为一家，夏商周
时期，“夏有万邦”即承认一个不确定的中心，并组
成松散联盟式的“中国”。秦汉统一后，中原文化
广泛传播，纳入“中国”地理、文化概念中的地域扩
大，汉晋时期仍是指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地区。

再说“五星”二字。《汉书·天文志》记载：“五星
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
用兵者利。”这似乎是占卜之语。古代“五星”指辰
星、太白、荧惑、岁星和镇星，分别为现代天文学中
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古人发现了它们
在太阳系内相对位置不变，并用它们的变化来占
卜人间的吉凶祸福。“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体现了
汉晋时期对天象的认识和对强盛吉利的祈求，这
种祝福吉祥语词，在当时比较流行。

在尼雅遗址出土的不少织物上都有汉字，比
如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
子孙”等。谈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齐东
方表示，其意义十分重要。它能够证明古代中原
与西域的交流非常密切。织锦在当时非常珍贵，
属于古代非常高档的奢侈品。这些东西能够传
到尼雅也就是古代的精绝国，至少说明西域当时
和中原地区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塔克拉玛干
沙漠南缘还是绿洲，经由丝绸之路与汉代中央政
府关系密切。

此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产地有一定
的争议，但老官山织机侧面证明这块锦可能是蜀
锦。从当时来说，织锦属于是高精尖技术，所以
生产出来的都是高档的奢侈品。像“五星出东
方”这样等级的锦肯定是中原生产的，最大可能
就是四川的蜀锦。

古时祝福吉祥语

体现中原和西域的密切交流

黄沙漠漠里

震撼人心的发现

带着五星红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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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最大的魅力
就在于发现

齐东方
声 音

齐东方在乞力马扎罗山

丝路穿越千年的相逢

什么是考古？对于齐东方而言，考
古就像是一场解谜游戏，他从前人在遗
迹中留下的蛛丝马迹，去推测出土器物
的功用，尽可能去还原古人生活风貌。

“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发现。”
齐东方认为，考古是一门最开放的

学科，因为它和各个行业都有关系，比如
说前段时间大热的三星堆发掘，大家可
以发现，现场除了考古工作者，还有各种
各样专业的人，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医学
的丝绸的，甚至还有研究病理的。“考古

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会发
现什么，总有一些东西好像在等待着
你。未知，对人们本身就是吸引力，这是
考古学的一个特点。考古学既需要严密
的逻辑思维，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他表示，对于考古来说，摆在那里的
是实物，肯定真实可靠。通过考古发现
再结合历史文献，历史变得有视觉，有触
觉，有听觉。就像编钟，你甚至可以听到
两千年以前的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我
们说，考古其实也是读书，它读的是‘地
下’这本书，这本书很多时候都是没有文
字的。要想读懂这本书，就得学会怎样
发掘。必须通过科学的发掘，才能更好
地知道如何寻找这本书，并读懂它。”

这条学术之路，处处都有命运的“纯
属偶然”。选择考古专业是“鬼使神差”。
报考那一天，他才知道考古的“古”不是骨
头的“骨”，是古代的“古”。那时讲“干一
行爱一行”，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都要闪
闪发光，他发奋读书，越学越喜欢。

“一个人内心如果没有震撼、没有激
情，就做不好学问。”前几年，他登顶了乞
力马扎罗山，在泰国拿下了潜水证，为纪
念夫人退休，两人一起去雅典跑了马拉
松，最终共同冲线，“被自己感动得眼泪
哗哗地淌”。除了学科范式里的知识、技
术、理论，齐东方更相信“功夫在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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